
萧山农商银行北干一办事处，一位保安大叔总会准时履
职在自己岗位上。他本地人，50岁上下，身段不高，结结实
实，一张憨厚朴实的脸蛋，对来人总是乐呵呵的模样，十分和
蔼可亲。他身为保安，有一手娴熟的银行业务知识，尤其是
手机操作方面，更是行家里手，注册手机银行，教储户手机理
财、手机取现等等，娴熟于心。如果有办事群众问到他，只要
他清楚的，就一定会耐心讲解，助你排忧解难，给你满意回
答，不问分内分外，无论熟悉陌生。

我与他相识是一次去门店，用手机买理财产品，因不熟
练操作总弄不好，是他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得以熟
练操作，从此购买理财产品都能在手机上完成。

然而，一段时间来，一些理财产品推出都是秒光的。
说好八时开售，提前几分钟，捧着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
等啊等啊，不见其开售，但到了时间，往往只过了一两分
钟，就会跳出“已售罄”字样。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能去
门店柜机操作。然后，在柜机上操作，有一个漫长的流程，
如果不熟练，错过了时机，也就抢不到，这是一种心想事不
成的无奈。

一次，去门店购买理财产品，正是在他的帮助指点下，才
顺利完成。他会提前两三分钟，按照程序要求，先行进入开
机，从点击“更多业务”开始，点到“个人业务”，点到“理财超
市”，点到“封闭净值产品详情”。继续往下：“购买请插入银
行卡”“输入密码”“阅读协议并确认”。一步一步往前走，有
时还会出现“系统正在处理”“风险等级评估”等情况。再往
下，就是产品说明、风险说明……“我已阅读”，必须点击，然
后，才能确认购买。

每当此时，他会告诉你：如今理财产品非常紧俏，在柜机
上能否抢到，就看你熟练程度，如果操作不当，或者程序反
复，就将前功尽弃不能成功。

一位保安如此热情，超越了他的工作职责，会不会不被
理解？我很迷惑，心里没底，也拿捏不准。

几次接触后，他告诉我原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实
行管人、处事分离机制，名为劳务派遣。他的身份，属于保安
公司外派人员，与银行门店业务，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也
有出力不讨好、遭人埋怨的情况，遭遇过误解与委屈。然后，
办事群众，不问你的身份，他们都当我们是银行工作人员。
只要是热心服务群众，肯定给银行加分，会给门店留下好的
影响，为留住客户夯实基础。”他这样回答我。

是的。当下社会，需要多一些温暖，多一些人情味。只
要是方便群众的事，不妨大胆地多管一尺，向前一步，只要群
众是欢迎的、高兴的、拥护的，一定属于正能量，就该表扬与
点赞、奖赏与鼓励。

这位保安叫董建华，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陆永敢凡人脸

热心保安董建华

我从小出生在钱塘江边上，是听着潮声，喝着“天落水”长
大的。这里曾经是三日无雨冒青烟，一场大雨白茫茫。沙地
的河滨分布少，水质浑浊、咸碱。所以，沙地人有一种说法：

“沙地的水，里畈的油”，意思说沙地上乘的水资源十分稀缺，
犹如里畈人的油一样金贵。

沙地人的饮水一靠房前屋后的池潭水，用水桶挑入水缸
内，经过沉淀后饮用，通常称为湖水；另一种是雨水，就是在天
上下雨时蓄积起来的水，就叫“天落水”。

天落水分为两类，一类俗称屋漏水，另一类俗称舍漏水。
屋漏水就是从瓦房中泻下来接入的水，叫屋漏水。舍漏水也
就是从草舍舍面上泻下的水，称之为舍漏水。

接天落水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用脸盆、水桶、水缸直接
接入，这样收集的水量比较少，因为流失太多。通常把毛竹管
一劈为二，打掉竹节，称之为“接漏”。接漏横挂在屋檐下，半
圆形的切面朝上，对着屋檐的落水处接。水从接漏的低处一
泻而出，泻落到水缸里。但沙地大多是草舍，尤其是直头舍居
多，舍檐下很难固定毛竹接漏，于是大家常常在一端用三根小
竹，捆缚成一个支架，另一端将毛竹接漏伸入缸内，同样形成
一个落差，让天落水顺畅地接入水缸。

屋漏水的色泽与自来水接近，清澈见底。舍漏水由于受
舍面腐烂的影响，稻草中的色素融入到天落水之中，使水变成
了淡淡的茶红色，但口感却与屋漏水相差无几。

当年沙地人很注意观察天气，如下雨时间长些，那么第一
场雨的天落水是不接的，而接第二场雨的水会清些，空气中的
杂质也会少很多。如遇久旱无雨，老天好不容易来场大雨，那
必须见好就收了，前半场大雨的天落水用作清洗水缸等容器，
后半场的雨水就充分接入，把老天送来的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天落水一般不会用来烧菜做饭，是待家里来了客人，烧开
水泡茶用的。大多沙地人自家饮用时是喝生水的，直接将铜
勺子在水缸里一捞，仰天而饮，一饮而尽。现还原这种喝水情
节，大有比明星们做饮料广告还要爽的感觉。

智慧的沙地人，对保管天落水也别有一番脑筋。天落水
时间一长，会有淀积物，乡亲们会动手自制吸筒。取来米把
长、杯口粗的毛竹，表面用刀剥削光滑后，留住顶端的一竹节，
其他所有竹节一一打通，然后在顶端竹节上，钻一个小孔，这
样一个土制吸筒做成了。接下来大拇指用力压住吸筒上的小
孔，不让空气外泄，轻轻插入水缸之中，将吸筒口对准淀积物，
然后放开大拇指，淀积物就会随外流的空气进入吸筒，再用手
指牢牢按住小孔，把淀积物移出缸外。这样反复几次，淀积物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囤积的天落水，最让人头痛的是很容易长一种微生物，俗
称“倒笃蛆”。倒笃蛆，像挑花线一样细，常常是头倒笃着，尾
巴向上，一刻不停地蠕动。为清除这种倒笃蛆，沙地人也会使
出撒手锏，在缸内放养上几条泥鳅、黄鳝之类的水生物，构成

2021年1月上旬，我接到省漫画家协会秘书长邹强的电
话，说是13日要去黄龙体育中心为工人画漫像。现场画漫
像这种事我参加过许多次，到农村给老人画，去部队为官兵
画，进校园给孩子们画，去图书馆为市民画，最多的是在展览
会上为参观群众画。

那天，在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小明带领下我们几位
在杭的肖像漫画家，来到黄龙体育中心。

当时黄龙体育中心为了第19届杭州亚运会正在改建。
工人们听说我们要为他们画画，就围拢过来抢着要给我们当
模特，主办方觉得人太多，这样画过于分散又太耗时间，于是
让没有机会轮到的工人集中横列站在我们对面，中间摆上十
几米长一米多高的图板，我们对着工人们，中间隔着画板，各
自站好位置，一排画家对应一排工人，一个接一个地画起
来。工人们精神饱满，气定神闲，这种场面是我几十年美术
生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虽然我在现场画过无数幅人物肖像
漫画，从东北画到海南，从东海之滨画到雪域高原，漫画对象
也从母亲怀中哺乳的婴儿画到苍苍白发的百岁老人，可是，
那些画大多在室内一对一地完成，如此壮观的大场面我还是
头一次经历。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那种风貌，让
我们非常振奋，手中的画笔也异常灵动。先是眼睛扫描对方
的五官位置和形象特点，传输给大脑，大脑发出驱动指令，传
导到手，嚓嚓嚓，很快一幅漫像就呈现在面前了。旋即，眼睛
再去扫描下一个对象……我们几位画家不一会儿就把几十
平方米的画板画得满满的。

画的同时，工人们和我们聊天，他们有的说，已经有一
年多没回家了，因为工地施工太忙，加上疫情原因，一直没
有回家，就是春节也都是在工地过的，因而非常想家，说着
说着有人眼睛湿了。忽然，一位工人把手机递给我，说这是
我的孩子，前天我和他视频时截的图，看看能不能给画一
张。这还有啥说的！我没有迟疑，接过手机，不到两分钟就
把小家伙画成了，他急忙抢过手机打开视频给老婆看，这一
下不得了，所有工人都受到启发，纷纷掏手机、找照片，有的
让我画妻子，有的让我画儿子，其中一位安徽老乡，手机里
只有妻子的照片，他觉得应该把老母亲一起画上，马上通知
媳妇用手机自拍一张合照发过来，妻子很快传来现场照，我
接过手机画了起来。这位工人说，他出来打工，家里留下妻
子操持家务，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还要伺候生病的老母亲，
自己除了定期寄点工资，什么也帮不上。有一位工人，将他
手机里存的老婆、孩子，还有父母的全家合照摆在我面前，
我照着手机把这个组合全部临摹下来。工人们非常激动，
有的把家人照片和我画的画拼接在一起发给家人，有的找
来打印机，把画好的漫画打印出来，说等回到宿舍，挂到工
地的临时宿舍里。

不单是工人们很激动，我们也被这种场面感染着。活
动结束时，我和同去的漫画家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好有意
义，能为亚动场馆改造工程施工人员画漫像，是件很特殊的
事件，也是重要新闻，如果有记者写稿，这样的新闻事件，估
计新华社能发通稿。没想到，这事真的让我言中了，第二
天，有关我们为工人画漫像的新闻在各大媒体上相继报
道。2021年1月14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不是我有先
见之明，这是新闻的力量——为不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画漫
像，这本身就是独特新闻。”我当天预言，“这次活动能上新
华社通稿！疫情阶段，农民工不回家过年是当前热点”。果
不其然，我判断对了，《浙江日报》一版发表了题为“画下全
家福 工地送祝福”的图片新闻，紧接着人民网转发，继而新
华社面向全国发了通稿，《浙江工人报》也于当天在一版转
发了通稿。

我想，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到亚运场馆的建设和亚运宣
传上，但是我宣传了亚运场馆的建筑工人，给他们画像，也是
间接地为亚运会做了一点贡献。后来和外省的漫画同行聊
起这件事，我自豪地说：“大场面的面对面，工人列队，画家列
队，中间是画板，这样的阵势你见过吗，全世界有过吗？假如
有，是画农民工吗？是疫情阶段吗，是在工地上吗？是漫画
吗？”

我相信，那些被我们画过的工人，不论是家人还是他们
自己，在亚运会期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黄龙体育中心比赛
的项目时，一定想到在那里工作的日日夜夜，想到那骄阳似
火的白天和弧光闪闪的夜晚，想到那时心中的故乡圆月
……

■余观祥小辰光

有故事的天落水

如烟事

为“黄龙”工人画像

■赵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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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水生物的食物链，加速倒笃蛆的灭亡，还天落水的清净。
沙地人真正告别饮用天落水的历史，还是二十余年前的

事。当然，上世纪80年代后的天落水，清一色是“屋漏水”了
——大多数的沙地人家在建房时，在屋顶上都建有混凝土浇制
的水池，用自来水管连接到厨房，足可供一家人饮用上一两个
月。

如今的沙地人与都市人同饮一江水，自来水水源清一色取
自富春江，一开即来的自来水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2014
年，杭州市启动了“杭州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主城区已
享受到了更优质的水资源。从相关媒体中得知，地处钱塘以南
的萧山区、钱塘区，将形成以千岛湖、钱塘江水互为备用的双水
源供水格局，沙地人千家万户喝上千岛湖自来水指日可待，天
落水只有当作一种远去的回忆了吧！

1979年的冬天，我接到了甘露公社广播站的通知，叫我12
月23日上午去萧山人民广播站参加考试。作为一名业余通讯
员能被选拔列为招聘编辑的考试对象，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

“额头高”。由于从靖江通往萧山城区的公交线班次很少，有
时还会出现延误，为了保险起见，我选择了骑车前往。

12月 23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穿上新做的中山装外
套，戴着钻石牌手表，骑着自行车，一路向萧山城区前行，经
过2个多小时的骑行，顺利来到了萧山人民广播站。刚进入
东大门时，正好遇到了来自新湾公社的汪海山，他也是来参
加招聘编辑考试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小
型会议室，接待我们的是两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位是
穿着黄色军服的赵老师，另一位是穿着茄克服的朱师傅，是
负责这次监考的。

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赵老师热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都
是从萧山东片过来的，路途比较远，公交班次又少，坐车也
不太方便，好在你们都来得比较早，也很准时，今天的考试
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现在，我把试卷发给你们，希望你俩慢
慢地做，我们的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时间应该来得及”。
这时候，朱师傅也给我们泡来了热茶，刚有点口渴的我喝了
几口热茶后，便开始做试卷上的题目。由于我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考试，没见过世面，对面还坐着两位不熟悉的监考老
师，心里难免有点紧张，加上刚才路上骑车有点冷，我的手
一直在颤抖，写字一点都不听使唤。这时，我的紧张情绪被
赵老师看到了，他特地走到我面前，安慰我说：“你不用紧
张，时间还早，慢慢地做，肯定来得及。”接着，他又说：“试卷
我也看了，其中有一篇作文题，你们只要按照题目的要求，
把你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看到的变化写出来就可以
了。”这时候，对面的朱师傅也站了起来，他接过话题，亲切
地安慰我说：“你不要怕，胆子大一点，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
的，虽然还是初次见面，但一点都不用紧张，先仔细地看看
题目，然后慢慢地做就行了。”赵老师和朱师傅的一番话，使
我那颗焦急的心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写字的手也不抖了。
当做到试卷上的作文题——“钱塘江畔的欢笑声——记一
个生产队分配兑现会”，我便马上想到，这不就是要我们说
说一个生产队年终分配时的那些开心事吗？是我所熟悉的
题材，思路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我就以小通讯的形
式，描写了钱塘江南岸江南大队某生产队在年终分配兑现
会上的欢乐场面，用发生在身边的生动的事例讴歌了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最后我与汪海山两
人提前完成了所有答题，信心满满地上交了试卷，便一一与
赵老师和朱师傅告别！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赵老师和朱师傅两
位考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面容。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萧山人民广播站的录取通知书，我被
正式录取为甘露公社广播站编辑，工龄从1980年1月1日算
起，使用期为6个月，月工资为30.50元。多年来，我一直在想
当年鲤鱼得以跳龙门，负责监考的赵老师和朱师傅着实功不
可没，所以至今仍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

昨日花

进广播站的往事

■肖国林

“春春，你确实是个好老师！”
婆婆这突如其来的表扬让我不禁愕然。我很少把工作带

回家，和长辈们的交流，一般都是家长里短，毕竟那才是贴地气
的话题，彼此有来有往，看似无聊又随意的言谈中，却总会沁出
丝丝缕缕的温暖，让身体的每一块骨骼，每一寸肌肉都透着惬
意自如。那样的假期，才是真正的休息。工作中的得失成败就
止于走出单位的那一瞬间吧！毕竟只有彻底地放松，才能让我
回归工作时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见到我惊异的眼神，婆婆告诉我：前些日子婆婆和村里的
同伴一起去镇上赶集，在一个摊位上，有人大概从两人的聊天
中知道她们住在璇山下，就试探着问婆婆认不认识我。得知我
是婆婆的儿媳妇，那人一下子亲热地拉住婆婆的手，可劲地在
婆婆面前夸我。她孙女原本对学习没兴趣、好偷懒，自从我当
了班主任后，她孙女竟然爱上了读书，还懂得体贴长辈，越来越
懂事。如今她孙女已经读大学了，仍对我念念不忘。

“明明是陌生人，我们却像许久不见的好朋友一样聊了很
长时间。可不是托了你的福吗？”婆婆说着说着笑出了声，显然
当时的聊天让她感到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她见我东西多，非
要她女婿把我送回家不可。我们还留了联系方式，她说她住在
下门村，以后要上集市就和她一起。”婆婆连连感慨，“春春呀，
学生记你的好，我都跟着沾你学生家人的光哩！”

约翰·多恩在《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中写道：“每个人都像一
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电影《无问西东》上映时，我
就关注到了影片中四代人之间若隐若现的命运牵连：吴岭澜对
真实的追求，激发了沈光耀精忠报国的正义感；沈光耀的一飞
冲天，造就了陈鹏的奉献精神；陈鹏的一以贯之，唤醒了李想的
善良本能；李想的一念天堂，铸造了张果果的美好初心……但
当时只认为那只是导演的处理亮点，让穿越了一个世纪的几个
人物在两个多小时的片长中交相呼应，每一个人都曾被上一代
人点拨着去叩问初心，成长后又用自己的方式，去给予下一代
人同样的精神滋养，既巧妙点出了电影主题，又给了观众些许
启示。

可婆婆的一席话却让我发现：电影中的神奇画面，源头都
来自我们视之为平凡的现实世界。

儿子早产半个月，我和丈夫经验不足毫无准备。进入产房
后，医生见到我的姓，问起我是哪里人，谁的女儿，当她知晓我的
父亲是谁后，淡淡地说了声“你是他的女儿啊”。儿子诞生后，本
以为我们没有预订病房将在走廊过夜，没想到一出产房，护士直
接把我们推进了VIP单人病房。出院后我和父亲提到了接生医
生的名字，父亲也是淡淡地说了句“哦，是老金家女儿呀！他家
最困难时我借钱给他们过，还帮老金造好了他家房子”。

父亲说同一个村的人，相互帮衬只是生活习惯而已，没想
过什么还恩报答的。何况他们子女成才后两老都进城享福去
了，关系也远了，何曾想这份恩情却从未缺席。

每个人当时的用心付出，倾情相待，都会化为一粒微不可
见的种子，它可能不会在当下萌芽，甚至未必能回报到当事人
身上，但它一定会固执地存在着。他日邂逅，便是一场最美的
盛放！

■瞿春红尘世间

感恩从不缺席


